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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白吟浪》由八百里洞庭的“水”文化浸润而成，这种带有对天（水）人关系的哲思，是作家的一种彻悟，表现的是对
洞庭湖乃至大自然的敬畏。《白吟浪》在艺术美质上传承并修复了楚辞遗韵，一方面显示出在奇特迷离的浪漫境界所张扬的

放旷高蹈的精神，另一方面它又是一曲关于生命的诗意歌谣，其中关于生命的隐喻和象征印证了楚骚艺术是一种生命安顿

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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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有《白鹿原》，南有《白吟浪》。一部将生命
欲望与自然大美写到淋漓尽致的才情之作。二十

年心血磨一剑，历尽黄沙始见金。人生来不是被打

败的，在生命的起伏中，谁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命

运？激情文字里的生命情色；奇幻情节中的人性真

味。”这是《白吟浪》编辑的推荐语，正是这些引起

我的阅读的欲望和探究的冲动。

一

诚然，将《白吟浪》与《白鹿原》并列相比是否

妥帖尚待考证。但有一点却十分清楚，如果说《白

鹿原》置身于黄土高原的文化积层中，或古老而深

厚的“原”文化孕育了《白鹿原》，那么，《白吟浪》则

是由八百里洞庭的“水”文化浸润而成。孟浩然曾

用“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来描写洞庭湖水的广

袤、无边际；李白则吟叹“洞庭湖西秋月辉。潇湘江

北早鸿飞”；范仲淹借助登高望远的岳阳楼为洞庭

湖留下了千古名句：“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

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

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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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真可谓“洞庭

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洞庭之水浊兮，可以濯我

足。”然而无论清浊与否，《白吟浪》源于“水”且生

于“水”。

小说的开篇便以这样的表述引发了读者对洞

庭之“水”的探寻。“蓝天碧水，白帆点点”“远远近

近，绿洲点点”“整个湖面像撒落了颗颗蓝宝石，成

群的白鹭和天鹅就栖息在这翡翠之上，整个南洞庭

安宁而静谧……”的确，置身于《白吟浪》来观事、

看人、闻风、踏浪，种种蕴涵于洞庭湖的风物人情，

尘世沧桑，便纷沓而至。在曹旦癉的笔下，洞庭湖

时而“春和景明，波澜不惊”，时而“樯倾楫摧，薄暮

冥冥”。也就是说，洞庭湖既是狂野的，也是温柔

的，既是凶狠的，也是仁慈的。狂野凶狠时洪峰滔

天，排山倒海，墙倾辑摧，商旅不行；温柔仁慈时波

光粼粼，鱼跃鸥集，岸芷汀兰，五谷丰登。于是，尘

世的喧嚣在处世不惊的八百里洞庭里，荡漾的是洞

庭人不屈的生命激情。

小说写许青山的父亲带领商船闯洞庭，途中遭

遇所谓的“白马精”，陷身流沙，整支船队无一幸免；

小说的中间写到许青山成人后再闯洞庭，又遭遇

“白龙吊水”，全军覆灭；小说的结尾则写到许青山

在洞庭湖的“鳖鱼翻身”中屋宇坍塌、垸溃堤崩，全

家老小在滔滔洪水中仓惶逃命的景象。由此可见，

水，这一湘楚文化不可或缺的要素，主人公曾经的

拥有在顷刻之间化为波涛汹涌。曾经的汗水、泪

水、血水，最后消逝在湖水中。与其说是无情的湖

水，倒不如说，八百里洞庭水所激荡的正是千百年

来洞庭人的汗水、泪水、血水。水，即能缔造一切也

能毁灭一切。［１］所谓人定胜天其实不过是人造的神

话，曹旦癉深谙于此。小说中各色人物的业兴业

败、载沉载浮，也无不与“水”这一宇宙大化的律则

相映衬。这种带有对天（水）人关系的哲思，是作家

的一种彻悟，表现的是对洞庭湖乃至大自然的

敬畏。

的确，人与水同出一体，相濡以沫，同生共荣，

这是贯穿小说文本的一条叙事主线。自然的赐予

是生生不息、无穷无尽的。洞庭湖是富饶的，逃荒

的人们来这里，目的是“到洞庭湖吃白米饭去”。洞

庭湖年年倒垸，在给人们带来灾难的同时，也馈赠

了不尽的财富。人可享用自然，却不可贪婪，不可

亵渎，不可没有敬畏。“鱼死不闭目，可吃不可攒”，

人对自然尽责安分才是人与自然相处的要义。人

向水奉献力气智慧，精工细作，水就向人投以丰硕

的回报。［２］对这种说法我深以为然。人只是自然之

子，个人更只是浩荡湖水中的一滴，敬畏自然其实

也是敬畏自我，是自我的清醒与虔诚。正是在作者

水淋淋的书写中，洞庭湖无私地接纳了像许青山一

样的难民或者移民，而许青山们，又无畏地融入了

洞庭的怀抱，义无反顾地开始了他们的垦殖史和发

家史。许青山种水稻、种蚕豆、种油菜、种湖藕，他

的家财与日俱增。许青山开垦的落金围子，５００亩
稻田在连续三天三夜的“黑眼雨”中，变成了一片汪

洋泽国。退水时，他却意外地收获了一围子的鲫

鱼，一围子被几千担稻子养得油光泛亮的黑壳鲫

鱼，“一围子的银花边”。小说中还出现了各种“能

人”：“犁田的用牛师傅陈菊庵是白吟浪的第一犁；

有通臂猿之称的吴桂桃是白龙滩的第一剪；只知道

赤手空拳下洞庭靠呼脚鱼营生的庞元蛟以及圣手

郑昌民……”他们身怀各种绝技，在他们身上所体

现的湖区人特有的智慧让人叹为观止。

二

不难发现，《白吟浪》具有一种明显的楚辞遗

韵。楚骚美学最让人陶醉的，是屈原瑰丽多姿的文

学才情和奇特迷离的浪漫境界。他笔下的大自然

人格化描写，他对古代神话的创造性改造，他那不

受任何约束的灵感思维，他那否认一切权威的独立

信仰，他那生命活力的奔泻和个人意志的释放，无

不令人逸兴遄飞，飘然、坦然亦奋然。受其影响的

《白吟浪》，或章构、或气态、或内容，都可以看到楚

骚美学的浪漫情结。

曹旦癉传承了楚人骚韵的风格，写人叙事生动

活泼，描景状物摇曳生姿，致使《白吟浪》通篇都有

着散文的韵味、诗的意境，显示着一种奇特迷离的

浪漫境界。许多边缘人物的命运，如凤山与银满姐

的超越伦理界线不为人所容的情爱、乐沙的离经叛

道、黑痣的铤而走险、和尚的先知睿智，使小说弥漫

神奇与朦胧，在现实的石基背后是浪漫主义的异质

情怀，具体表现在主人公许青山的人生经历上，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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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为“白吟浪”这个荒洲由荒凉到兴旺的几代洞

庭湖人的垦荒传奇。许青山由随父初入洞庭的遭

遇“白马精”，身陷流沙到随义父曹二鹏再闯洞庭又

遭“白龙吊水”而落难荒洲，从此扎根白吟浪，逐渐

发家致富，后又遇“鳌鱼翻身”导致家园被毁的三起

三落的传奇……小说的那种不受任何约束的灵感

思维，无不令人逸兴遄飞，其中蕴涵着一种屈子式

的放旷高蹈精神。质言之，与其说是人物的命运吸

引了读者，倒不如说是洞庭农人、渔夫、女人的魂吸

引了人们。至于那些令人未知或一知半解的文化，

那些让人回味再三的洞庭人事，那些奇幻的故事

……很多模糊的东西修复了人们对楚辞遗韵的记

忆乃至膜拜。

楚骚艺术更是一种生命哲学，它将宇宙和人生

视为一大生命，一流动欢畅之大全体，生命超越是

楚骚艺术的核心。楚辞把玩着人存在的命运，在时

间的维度上叩问人的存在价值。“凋伤万物”这四

个字可以说是对楚辞精神的概括，“宋玉悲秋”，成

为中国文化中感动无数人的母题。在此基础上产

生的楚骚艺术具有突出的重视生命体验和超越的

特点。楚骚艺术不以认识外在美的知识为重心，而

强调返归内心，由对知识的荡涤，进而体验万物，通

于天地，融自我和万物为一体，从而获得灵魂的适

宜，楚骚艺术是一种生命安顿之学。

生长在洞庭湖畔的曹旦癉，对于这里的一草一

木、一洲一水、一鱼一虾，都有着基于生命意识上的

敬爱与把握。因而，在“蓝天碧水，白帆点点”的宁

静或“白浪滔天，龙宫震撼，樯倾楫摧”的喧嚣中，在

“静若处子”的荒芜中，你看到的是白吟浪葳蕤的生

命、不屈的气息。在作者的笔下，洞庭人犹如湖边

的杨柳，“倒插倒生根，顺插顺生根，倒下也生根。

只要到了洞庭湖，就能在这里生根发叶，成树成林，

繁衍生息得黑森森的无边无际，发子发孙。”

显然，《白吟浪》是一曲关于生命的诗意歌谣，

生命的本能在洞庭湖的洲滩和围垸里处处跳跃，叙

述充盈着原始的张力。比如落难荒洲后，许青山娶

了出身低微的“烧火丫头”边姑娘。尽管白吟浪人

迹罕见，偏远荒凉，但丝毫没有影响边姑娘旺盛的

生命力，她的肚皮一次次隆起，一生为许青山生育

了十八个儿女。边姑娘头胎就怀上了四胞胎，在怀

孕期间，望着家里的一头白母猪（边姑娘叫它白娘

子），“她在思考着一个深邃的哲学课题，人畜一般

同。”人物的生命形态就这样与地域性的自然特征、

历史情势，被作者用一个个精彩的细节串接融合到

了一起。生活在这种自然背景下的人们，他们善良

而强悍、多情而坚强、浪漫而务实、真率而狡黠、传

统而大胆。他们的人生轨迹，跳荡着生命的活力，

展示了生命的顽强，更表达了作者对人类如何超越

自身局限的终极追究。《白吟浪》的立足不只是传

统乡土小说的回归记忆、片断思念、浪漫向往，而是

生命反思，这使小说的艺术起点不落入窠穴而具人

性之光。［１］总之，在这部作品里，无处不显现出生命

的潜能，无处不充盈着原始的冲动。从这个意义上

说，《白吟浪》充满着生命意识，是一个关于生命的

隐喻和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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